严墓小学史话
范破院
民国初年，在铜罗三官堂（即今之税务所）开设私塾一所。教学启蒙课文及经书之类。不久，三官堂为严墓行政办事处所用，学校迁往原育婴堂几间平屋内上课，即现在学校校址的前面一小部分。组织形式也改变了，定名为乙种商业学校，属于地方办学性质，只收男生，仅两个教室，都是初级班，进行复式教学，设备因陋就简，学校经费来源于地方茶捐收入，没有校长的职称，仅设校董数人主其事。至一九一七年左右，学校收归公立，更名为吴江县立第十国民初级小学，钮善是第一任校长。

钮善受任后，大力经营，扩建校舍二十八间，教室由两个增加到四个，创办幼儿班，男女兼收，但中级还是复式，设备亦渐趋完善。其时农村中也纷纷成立学堂，严墓为地方行政中心，乃增设高级一班，适应农村学生继续升学的方便，这大约是一九二三年前后的事。但该校没有成立过高级旧制三年学制的过程，当时要读高级的学生都到震泽去上学。由于严墓区的小学日渐增多，钮善升任区教育委员，校长一职，由该校教员周觉东继任，一年后，上级又委派俞索梅任校长。

北伐战争胜利后，学校更名为吴江县第七公立小学，属完全小学性质，这时钮善已是第七区区长，区教育委员是金维铨，周觉东、俞索梅先后担任小学校长。

一九三○年七月，我在师范学校毕业，就任本区算墟庙初小校长，这时的第七公立小学校长是俞索梅。一九三一年，学校更名为吴江县立严墓小学，校长一职，由钱汉芳继任。二年后的学期中途，钱汉芳去职，由教员钱子和代理。因为钱子和不是本地人，在工作中阻力很大，无法施展才能，学期结束，县局委朱庭芝继任校长。我就在那年二月，调任该校教导主任。一九三七年二月，朱另有他就，由我继任校长，更名为吴江县立南街小学。

到朱庭芝离任为止，学校基本上保持五个教室，我接任后锐意扩充，招收农村初小毕业生，仅住宿学生近三十名。于是增添初级一班，并将高级复式分为两个单式，添置教学设备，成立自然仪器室、图书室、卫生室等，这样，在抗战前夕连幼儿班在内，发展到七个班级，学生达三百人以上，基本上做到都是单式编制。

至于学校组织方面，在钮善担任校长后，已初具规模，设训育主任一人，各级设级任一人，另有专职的科任教员若干人。约在一九三二年初，撤销训育主任编制，改设教导主任，但级任制不变。到抗战前夕，全校职工人数十三人（其中工友二人），学生来源除初级收有大量附近农村子弟外，高年级学生，农村占二分之一，遍及整个严墓区了（包括现在的坛丘、南麻、桃源、青云等公社）。

在教学设备方面，到抗战前夕，已基本上拥有小学课程中需要的各项仪器图表和少量的体育器械，可惜在抗战期间损失殆尽，直至解放时，也未能恢复旧观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，学校继续上课，至十月份，日寇侵入本镇而被迫停课，一九三八年六月，游击区吴江县政府在本区南乡成立，学校又重新开课。在停课的短短几个月里，日伪和游击队先后占据校舍，学校财产损失很大。同年阴历六月初三，学校又遭到日寇焚烧，劫余之物，付之一炬，为了师生安全起见，将学校暂时分为南北两部，迁往近镇庙宇、民房继续上课。但当时的课程仅有国语、算术、常识、唱歌四门，教师中一部分是当地的进步青年和校友，待遇菲薄，仅能糊口，经费系从当地屠宰税中提取，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，教师们坚持教学，并宣传抗日。地下党的同志，也经常到学校教唱抗日歌曲和讲述抗日故事，对激发学生抗日爱国思想，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一九四○年，我校有一名女教师遭到反动派逮捕，由我多方营救，才保释出狱，转移苏北。这位女教师名陈友群，是校友邵耕耘介绍来校任教的。后来才知是中共地下党的严墓区委书记，以教师职业作掩护进行工作。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委员，一九七七年在济南煤矿学院任党委书记。当时与她同时转移到苏北的，还有本校校友邵耕耘，他在战争中负伤截去下肢，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顾问。

一九四二年春，日伪侵驻严墓，学校被迫解体，我逃往上海，学校烧剩的几间平房，被伪区长施士知派人拆除。至此，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南街小学，已荡然无存。以后敌伪政权在北街原女校的废墟上（女校校舍也是日寇烧毁的）造了两间教室，招收附近学生，恢复上课，但其中详情，我无法得知。

抗战胜利后，学校复员，仍由我担任校长，主要是从事学校恢复工作，在敌伪建造的两间教室的基础上，建立了吴江县立严墓小学。设四个班级，并借用南街民房设一班单级，容纳南街上的低年级学生。但当务之急，首要筹建校舍，经向县教育局多次交涉，才得到一笔一千袋美援面粉款作基础，在原民众教育馆、体育场的废墟上，先营造平房十一间，礼堂三间（即现中学内的十一间平房，礼堂已拆掉）。区区面粉款，无济于事，乃四出募捐，多方设法，并在学生中收取一定数量的建筑费，校舍才得落成使用，此时已是一九四八年春了，嗣后又将北街的两间教室拆迁，扩建成楼房六幢。这次扩建校舍，完全是自力更生，其困难可想而知。再加学生人数日增，置添课桌椅又刻不容缓，幸得全区群众尤其是本镇居民的大力支援，捐助了物资，我个人也捐赠大米一百余石（折款），才算完成了扩建校舍添置校具两大任务。

我自一九三七年起担任该校校长，直至五一年七月为止（其中一九四六年，我因负责指导农村小学的恢复，由范丽华担任校长，一年后，我复任。）

复员后的学校班级数，由四个班级逐步增多，到解放时，已有十三个班级，除幼儿班一班外，其余各班基本上都是双轨制，教职员工也逐步增加到二十一人（工友二人），学校设备方面，亦逐步增添应用。但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器械，始终没有添置过，深表遗憾。

解放前夕，学校仅停课三天，教职员工除少数几人返家外，其余都留宿在校保护学校财产，坚持教育，我也住在校内，主持应变事宜，所以学校财产丝毫未受损失。

严墓小学历史悠久，人才辈出，历任教师和毕业校友遍布全国，其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加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较大贡献，甚至以身殉国者颇不乏人。除以上介绍的教师陈友群和校友邵耕耘的情况外，还有下面几位比较突出，如：

金再祥（又名金流），三十年代毕业生。很早就参加革命，在新四军工作，解放后任淮南市市长兼警卫团团长，后调任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，以后又任江西省工业厅厅长，现已离休当顾问。

姚慕征  三十年代毕业生，同期参加革命，现在中央外贸局工作。

姚魁元  慕征之弟。三十年代学生，同期参加革命，在苏北战场上英勇牺牲。（烈士）

沈炜洲  三十年代学生，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，现任吴江县民政局调研员。

沈炜清  三十年代毕业生，同期参加革命，在苏北如皋县某区区委书记任内英勇牺牲。（烈士）他是沈炜洲的长兄。

周菊芬  三十年代毕业生，同期参加革命。

陈有民  三十年代毕业生，同期参加革命，后在武汉牺牲，年仅十六岁。（烈士）

二十年代初，学校各方面都渐趋正规，当时称为吴江县立第十国民初级小学，在钮善校长的提议下，开始编写校歌，请施兰亭老师撰写歌词，何人谱曲已无查考。歌词是：

烂水兮汤汤，古铜罗村里墓亭巍巍，千古扬。

晨钟报，莘莘学子气象端庄，为勉风雨聚一堂。

活泼泼，见天真，十年树木万里翔。

期将来，奋勉莫负好志向。

所习源于山高水长。

一九三七年六月，学校曾出版过一本纪念册，印刷费都有学生自动捐献，该届毕业生沈连珍同学就独捐印刷费五元，这是本县小学出版书刊中少有的现象。可惜这本纪念册现在都已散失，无从寻觅。

